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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妇女研究

翻身与翻心: 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
———以沂蒙地区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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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、最深刻、最成功的社会动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中国共产
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、准则、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，同时沂蒙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，通过集体
活动获取另类体验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。对于农村妇女来说，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“翻身”，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
喊———翻心。土改中，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，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，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
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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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

最广泛、最深刻、最成功的社会动员。对于农村妇女
来言，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“翻身”，更
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———翻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中
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、准则、认知价值和情感
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; 占中国妇女大多数的农村妇

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，并通过集体活动

获取另类体验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。学术界对土改的
研究成果颇丰，但以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土改的成果

并不多见。文章在查阅相关档案的基础上，以沂蒙根
据地妇女土改运动为例，探究政治运动中女性的独特

体验，以期对今天妇女政治工作有所借鉴。
一、参与:被动到主动
长期以来的社会性别分工使农村妇女自己自觉

地将政治排除在生活之外，使之表现为对各种政治

活动的冷淡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对灾难深
重的广大妇女给予了深深的关怀，在其政策引导和

宣传之下，沂蒙根据地妇女逐渐从被动转变为积极

主动参与土改。
中国共产党一直很重视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工

作，1947 年 12 月，中共中央专门就发动妇女参加土
改并广泛收集发动经验发出指示，指出土改中领导

“应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，发动得愈多愈
普遍愈好……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，打破数千年
来在观念上及社会制度和习惯上的封建束缚”［1］。
但土改之初，中国共产党期待妇女为自身的解放，全

社会的解放无条件的奉献，甚至以为只要他们制定

了政策和法律，广大妇女就会积极跟进和参与，出于

这种假设，早期对妇女的动员是非常政治性的。由
于这种政策不顾妇女的现实生活，忽略了妇女自身

的利益和需求。因此沂蒙地区的土改运动的初期，
妇女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。问题主要是“对妇女发
动太差，个别地区放松了这一工作的领导，广大妇女

没有能得到发动，大部村庄妇女不参加运动，即使参

加只限于几个青年妇女，而这部分青年妇女又很少

是政治上的觉悟，大部是从兴趣观点出发，即受痛苦

最严重的壮年妇女都未能发动起来，不能达到发动

群众 90% 的目的，大部分地区汇报发动群众到
60%—70%，原来没有把妇女算在内，这样折去一
半，就只剩下 35%了”，“雇贫农、村干、中农三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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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，雇贫农小组在群运中裸体跳舞，没有把广大中农

和妇女发动起来，这样是不能控制封建势力的。
……特别是对妇女的发动尤差，简直甩在一边不问。
下位区甄家疃仅有八个妇女参加。东里区有的村只
是三五个妇女干部参加，占人口一半的广大妇女没

有发动起来。有的村由于妇女得不到教育不懂得为
什么要复查，存在着变天思想，男的参加斗争，女的

在扯后腿”［2］。
针对当时各个解放区普遍存在的妇女政治工作

发动难的问题，中共中央在思想上做了一系列的工

作。第一步，教育土改干部明确动员妇女的必要性
和可能性。第二步，对妇女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，帮
助其解除思想顾虑，提高阶级觉悟，使她们主动参加

到土改中来。第三步，说服教育婆婆、丈夫，使他们
不再阻碍妇女而是支持妇女参加土改。
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，沂蒙地区的妇女工作有

了显著改善，土改运动中开始活跃起妇女的身影。
首先成立了妇女代表委员会，直接成为土改的骨干

力量。根据沂水县 13 个区 94 个乡的统计，发展农
协会员 3644 人，妇女会员 2861 人。在沂水县龙口
的斗争会上，三百多人，妇女就占了二百多，选主席

团的时候，妇女又占了三分之二; 斗争中大部分是妇

女发言。［3］而莒南县利用妇女胆大心细，感情丰富、
泼辣勇猛的特点，把佃户老婆专门组织成“佃户妇
女小组”。根据斗争的需要，把善于鼓动群众发言、
提意见的组成“战斗班”，能说会道、专门顶嘴斗理
的组成“铁嘴班”，斗争会前、会上负责侦查对方情
况的“侦查班”。［4］土改复查中，莒南筵宾区还专门
组织了妇女法庭，斗争恶霸地主徐老九，实行妇女当

家，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大复仇。［5］

其次，利用妇女做政治动员工作，进一步扩大土

改运动。从社会学角度看，妇女可谓是一个主要以
性别为特征而组成的特殊社会群体，她们不仅以独

特的方式参与社会活动，而且还直接施加影响于家

庭成员。沂蒙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中，妇女就起到了
重要的动员作用。如莒南县土改运动中，就成功利
用“识字班”进行了土改动员。“由于她们( 识字班)
活跃、积极，于是组织了宣传小组，到群众中去进行
宣传动员，算细账讲谁养谁的道理给佃户听。一些
佃户家老大娘经过动员后说:‘这是好事呀，我一定
减租。’她们挨门挨户去动员，在街上碰到人就说。
在妇救会里，还把佃户妇女编成小组。十九号减租

大会上妇女到二百多人，并争先发言，几个大娘一边

流泪一边诉说自己的痛苦，她们都是以后表现很好

的妇救会员。”［6］

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时

不彻底不成功的，那么土改运动对妇女的解放无论

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，都是值得肯定的。事实也证
明，以封建剥削制度为革命对象，以消灭地主阶级为

斗争目标的土地改革运动，确实带来了农村妇女前

所未有的解放，“一向围着炕头锅灶转的农村妇女，
也加入了土地改革的大军之中。……许多连自己名
字也没有的妇女，不但敢同地主斗争了，而且还成为

运动的骨干力量”。［7］

二、实践:性别与差异
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于中国的妇女解放具有

重要的作用，它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被纳入阶级解放

的范畴中，这使得土改中妇女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受

压迫阶级，然后才是社会性别中的被压迫者。但是
她毕竟还是女性，土改中妇女的表现就呈现出革命

的大趋向以及社会性别的点点痕迹。
( 一) 斗争方式: 诉苦主力军

沂蒙地区的偏僻落后最初给发动妇女参加革命

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但一旦妇女发动起来，她们

献身于革命运动将是全心全意的。
在封建礼教占绝对统治的乡村社会，发动处在

父权制性别规范重重包围之下的妇女，阻力是非常

大的。首先是家庭阻力。韩丁曾描写张庄妇女参加
土改的的情况。几个主要村干部的妻子最先组织起
妇女会，通过“诉苦忆苦”，发现自己所受苦难比男
人还多。但丈夫和婆婆强烈不满，指责她们伤风败
俗。再就是社会阻力。在沂北浯河区，在刚布置妇
女土改普查的时候，部分区干部思想打不通，村干部

更是打不通，如村干部吴培庆同志说:“要叫妇女作
复查工作，杀了她也完不成。”［8］这样的人在当时不
在少数，从而导致了部分地区妇女工作的被动。
但千百年来的女性“失语”现象，一旦放开闸

门，就势不可挡。妇女易动感情，是天生的诉说者，
这一生理优势使得妇女成为这一时期各种“诉苦”
运动的的主力军。在山东莱芜的铁车乡石湾子村的
侯学英这样说发动妇女斗地主:“只要是斗地主，一
和她( 妇女) 说就来，只要说饭后开斗争会，饭后她

( 妇女) 就来，都这样。这个村的妇女都很好发动，
直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好领导。”同时，她也强调“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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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地主，主要是让他献东西。”［9］沂中县王家坪诉苦
时，“30 个妇女即有 23 个流泪的”，经过诉苦，群众
“觉悟较前大为提高，特别对妇女的发动最好。妇
女在诉苦中诉的最具体，诉的最多，经过诉苦的村子

妇女大都发动起来了”，于是认定“诉苦是发动妇女
的最好办法。”［10］

( 二) 斗争内容:“道德至上”原则
将“性堕落”等同于“政治堕落”，参与土改的妇

女尤为关注不正当两性关系。土改中被妇女批斗的
男性多为乱搞男女关系者，而土改中被批斗的女性

也多因为作风不好。
如莒南县洙边环河崖村的民兵队长刘之四讲了

邻村村主任因男女关系不检点，遭人嫌而被妇女斗死

的往事。“东边胡家岭那个村主任挨斗，叫一群妇女
用剪子插死了。他不过就是男女关系多一点。……
妇女对掌管会场的说，俺不打他，俺带他去北边提提

意见。这不，弄到北边离开会场，一阵子弄死了。”［11］

道德败坏的女性，表现在不正常的男女关系，以

及邻里关系、家庭关系处理不善的女性。这类女性
即使她的阶级成分为贫农，也会受到批判。如莒南
县刘家碥山某农会干部在批斗会上“指明要斗 15
户破鞋。( 破鞋: 作风不好的女人———笔者注) 吓得
刘纪叶家喝卤水自尽了。这 15 家都吓得准备好了
卤水自尽。”［12］如莒南县壮岗区泥塘沟村徐秀荣妻，
贫农，破鞋，为借磨被斗，说教育破鞋，由识字班带领

到新店子游街，引起群众的不满，造成村里破鞋嫌疑

的恐惧和反对村干部。［13］中共鲁南区委《鲁南八个
月群众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》( 1945 年 5 月 15 日)
在反省群众运动时曾指出妇女运动中的“关于斗争
破鞋，基本上是不适当，在个别的村庄也形成了一个

运动( 尤其是集镇) ，如温河高桥。我们的同志没有
了解到这些是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恶果，不是斗争会

所能解决的问题。因此，今后对斗争破鞋，应严格地
停止。”［14］可见当时因为作风不好而受到批斗的女
性数量不少。
还有就是为人不好的。在沂南县某村的反奸诉

苦、斗恶霸的热潮中，妇女们趁机斗了恶女人、“三母
狗”和一个汉奸老婆。“三母狗”压迫儿媳，欺负邻
里，斗争会开了三天，由妇女们的会扩大到全村民的

会，她们的斗争方式很有特点，数落那人的罪状十分

形象，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。但是女人开斗争会会感
情用事。“斗争汉奸老婆，开始斗的很精彩，后来有人

加进了私人矛盾，抓挠起来，她们怕出事，连忙宣布散

会。”“下次会也没再开，她们知道坏女人，坏归坏，若
斗出了人命，违犯了政策，那可也是不得了的呀!”［15］

( 三) 斗争结果: 被动的政治分化

有的学者曾提出:“同一社会性别内的差异，往
往比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大。”［16］在以阶
级划分为基础的土地改革运动中，以往政治意识淡

漠的广大农村妇女也卷入不同阵营，但不同于男性

的是，这种政治分化大多是被动的。
对于妇女来说，划分阶级的过程是被动的。婚

姻决定着她的阶级成分，而与她娘家，及其本身是否

参与剥削毫无关系。如沂蒙根据地郯城县的徐王
氏，根据其自述，我们发现她也是受压迫的妇女，是

很不幸的。“我 8 岁给重坊街孙永连当童养媳，19
岁，与其结婚，因丈夫给地主家当护兵，不干正事，敲

诈民财，又娶一房小老婆。1937 年他就不要我了，
我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回娘家，没有办法，和地主

徐贞阵( 66 岁) 结婚。1941 年徐死，33 岁( 1942 ) 和
贫农徐敏杰私自一起合伙生活，下半年才住到一起，

徐死后( 1950 年徐死) 务农至今，50 年被划为地
主。”再如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区的孟张氏，“当时的
主要生活来源是种地主的地，收的粮食和地主半分，

年年够吃，也没有什么剩余。”连当时的土改干部都
说，其“论经济方面不够地主成份”，但是把她划为
地主是因为“其男人孟广银很坏，是地主家的狗腿
子，做了不少坏事，就给他划个坏地主”［17］。
可见，划分地主主要是看夫家，全然不顾其在夫

家的地位与遭遇。其实在地主家，女性也往往处在
底层。而一旦被划为“落后”成分的女性，其在生活
各方面就会受到相应的一些管制。如沂中县( 今沂
南县南部) “峙阳区大张庄妇女将脏衣服令地主妇
女洗，洗不干净不行。鲁家庄青年将衣服让地主给
缝，缝不好即打或斗争”，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地
主妇女的头发剪了，青年妇女剪光，老年妇女剪一

半，奇难看”［18］。
三、体验:翻身与翻心
土地改革的进行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常规性

的生活，也改变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逻辑。而对于
农村妇女来说，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

“翻身”，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———翻心。土改
中，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，参与到了

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，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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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。
( 一) 萌生群体意识，体认自身价值

社会学大师涂尔干( E． Durkheim ) 有个理论:
“集体欢腾”(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) ，指的是在政
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

兴奋与共鸣。土改运动中，沂蒙妇女就体验到了这
种集体的快乐。
土改中的动员手段之一就是“诉苦会”。其活

动形式是派一个干部( 政治工作人员) 将一些妇女

召集在一起，并鼓励她们诉说自己的身世。干部开
导她们从此可以不受男子的奴役，她们有权和男子

平起平坐，有权吃好的东西，而且不再挨丈夫和婆家

人的拳打脚踢。一开始妇女们不大情愿倾吐心中的
苦水，后来慢慢地说开了。通过这种活动，妇女们很
快就认识到她们个人的辛酸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由

她们所处的社会现状所决定的，于是她们从个人的

恩怨中解脱出来，意识到要用集体的力量推翻这吃

人的制度。“诉苦会”不但推动了土改的顺利进行，
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妇女们逐渐萌生了群体

意识，体认到自身价值。妇女们通过参加政治、经济
活动，取得了做人的资格。她们和共产党的各级干
部平起平坐，畅所欲言，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见

解，谁好，谁坏，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。按沂蒙妇女自
己的话说: “我活了大半辈子，窝在心里的不平事，
今天才敢说出来!”［19］长久受压抑的沂蒙妇女第一
次获得了解放，有了做人的权利。
( 二) 积极拥军参战，认同共产党

妇女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员，她们对革命战争的认

识和态度对于家庭中的男性是否参加革命起到了至

关重要的作用。土改之后，广大沂蒙妇女分得了土
地，更加认同共产党，积极拥军参战，支持解放战争。
首先是妇女自身承担起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。
沂蒙根据地局部大反攻开始后，战役规模不断

扩大，八路军主力迅速壮大，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上

了前线，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基本上落在了妇女的

肩上。有的村庄成了“女儿国”。在“女儿国”里，从
村长、党支部书记到民兵队长、农救会长、青救会长
全都由妇女担任。在“一切为了前线”的号召下，上
至六七十岁的老大娘，下至八九岁的小姑娘全部组

织了起来。在物质供应，从粮食到被服、鞋子都是沂
蒙妇女承担。据《鲁中大众》报道，“沂中县荆山区
共 26 个村，年初已有下常庄村的郝得秀、东虎崖村

的王文贞、黄落坊的刘富荣、王廷荣、施家官庄村的
刘正英等七个妇女当了村长。她们当了家以后，一
天一夜完成熟给养 5 万斤，献干菜 700 多斤，到区政
府送粮的路上，都是妇女们一晃一晃地推着小车或

挑着担子，特别下常庄和东虎崖妇女，干的更起

劲”［20］。除去一些物质供应，妇女还在精神上鼓舞、
激励着战士，沂蒙妇女们还自编了慰问人民军队歌

谣，如“深山里，梨花飘，战场上传捷报，姐妹们来慰
劳，问一声同志们辛苦了，熬过了今日艰和苦，建立

了新中国乐陶陶”［21］。
其次，沂蒙妇女鼓励男性参军。
据 1947 年 3 月 8 日的《大众日报》报导，新泰、

沂中、沂北等三个县，就有 25 位老祖母送孙子、213
位母亲送儿子、157 位妻子送丈夫、30 余位姑娘送未
婚夫、40 余位姑娘送兄弟、父亲参军。青年妇女、
“识字班”扭着秧歌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，并一再
嘱咐:“好好干，打垮老蒋再团圆。”参军人员一致表
示:“不打垮反动派誓不返乡!”由于强有力的动员
工作，半年内，沂蒙山区就有 5 万青年参军。［22］还出
现了很多的拥参工作模范，如沂水县就有把四儿一

女送前线的拥军模范彭大娘。
土改中，沂蒙妇女们在集体中实践着个性的解

放。虽然有些人善意地争辩说这些妇女其实对自身
解放认识不足，她们仅是从政治宣传中得知这一概

念，而其自我意识只是被“误认”的。他们甚至引入
符号权力( Symbolic Power) 这样的理论来解读这一
现象。无论沂蒙妇女们能否理解妇女解放的概念，
她们已经从实践中先验地获得了实质上的好处，这

不仅包括物质上的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，这种满

足又表现为集体主义精神的高昂，正如美国学者杰

克·贝尔登所说:“中国妇女的痛苦、烦恼和绝望已
被革命之火烧成一种快乐、自豪和希望的新感情，这
是对全世界都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现象”［23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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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不可分。就第二个层次而论，康格夫人在与中国
人的交往中，有了解之同情，有作为基督徒的宽容和

友善，也有文明者自身道德要求的对中国的尊重，似

乎能够超越同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。尽管如
此，她仍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，许多时候仍然不自觉

地站在入侵者和拯救者的立场来看待中国，从而呈

现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主义。
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康格夫人怀着复杂的情

感来描述中国妇女形象时，形象学理论的运用呈现

一种多元的、复数的特质。人类的情感的复杂性决
定了不能用单一的灰色的理论去生搬硬套。“当代
形象学受到符号学、结构主义的影响，把一切都视为
‘程序化’、‘编码化’的东西，处心积虑寻找各种解
码的规律。但若因此而忽视了文学形象所包含的情
感因素，忽视了每个作家的独创性，那就是忽视了一

个形象最动人的部分，扼杀了其生命。这就有使形
象学研究陷入到教条和僵化境地中去的危险。”
有学者提出，破除形象学研究模式化的问题，最

有效的手段就是回归文本，而回归文本就要作者这

一主体的个人性给予充分的考虑。康格夫人的《北
京信札》文本内涵的复杂性与作者情感的丰富性为
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。同时也提醒我们在运
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，既不能仅

仅关注被注视形象与其实际状态的关系，以及被注

视者对注视者所描写的内容和边界的制约作用，也

不能仅仅关注注视者的社会文化背景、情感个性等，
从而使得被注视者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语境地，而应

该给予两者各自应有的地位和声音，特别是两者之

间的互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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